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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责任，几十年天天天不亮忙到天大黑
开荒种地已够艰难，可粮食变成食物也不算容易。
20多人吃饭，一天磨一道面、一天蒸一锅馍、一天挑一缸水、一天洗一堆衣……其艰辛程度

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孙成乐忙地里，刘巧真就得照顾家里。
蒸馍做饭，一天要吃掉二三十斤面，这二三十斤面粉变成了出笼的馒头，巧真已是累得连拿

筷子的劲都没有了。
院内没有水井，吃水要到堤下 1公里外的土井去挑。吃、喝、洗、刷，一天少说也得十几担

水。晴天还好，遇到雨天、雪天，泥泞光滑的上、下堤路，孙成乐只得拄着拐棍。
幸福院内老人多，看病吃药是个大问题，开荒种地勉强能解决温饱，花钱呢？尽管夫妻俩起

早贪黑拼命地干活，但日子过得仍然十分艰难，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万般无奈，孙成乐只好让大
点的孩子和自己一起去黄河故道网鱼，然后拿到集市上卖。

“几十年了，每天都不容易，生活的重担每天都在考验着我们的良心。”孙成乐说得实实在在。

“有一种责任叫义无反顾，每当任务来临我们都没有退却”
在沈战东生前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种责任叫义无反顾，每当任务来临我们都没有退

却。”而在沈战东QQ空间里有这样一首诗：“我是一只雄鹰，就要划破苍穹。我是一名战神，所以
要叱咤疆场。”

从警5年来，沈战东多次参加河南省维稳处突和维护社会治安重大任务，并身先士卒冲锋在
前，尤其2008年以来，沈战东先后参加执行藏区维稳、四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安保、新疆维稳等
重大任务。

和大多数人高马大的特警队员相比，身高 1.70米、体重 60公斤的沈战东，身体条件不占优
势。但在郑州特巡警队1000多名警员中，他却是仅有的5名全能队员之一。

郑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保卫说，沈战东生前是郑州特巡警支队5名神枪手之一。
与沈战东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冯鹏飞说，在藏区维稳时，沈战东和队员们一道克服高原反

应、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的影响，连续奋战四天四夜，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
冯鹏飞清楚地记得，在四川地震灾区，沈战东身背30多公斤的救援物资，抬着救援装备，冒

着不断的余震和滚落的山石，急行军38公里，耗时近5个小时赶赴震中汶川，只想为那里的百姓
送去救命物资。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沈战东和战友作为第一批援疆特警奔赴乌鲁木齐，在200多天
的值勤维稳工作中，他和战友背着10多公斤重的装备，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日夜巡逻。

不断执行重大任务的沈战东，却4次推迟了婚期，最后直到郑州市特警支队领导知道了这件
事，才命令沈战东返回家乡举办婚礼。

沈战东执行重大任务4次推迟婚期

用生命诠释特警精神
一封没有来得及寄出的家书，饱含着他对妻子的无限歉意与柔情。
一篇篇援疆日记，记录着他对祖国和中国警察事业的无比热爱与忠诚。
28 岁生日这一天，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他的爱与梦想也由此突然

止步。
2010年1月30日0时30分许，郑州援疆特警、郑州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

警四大队民警沈战东在完成巡逻任务后，在乌鲁木齐驻地备勤岗上，猝然离
世。医生诊断：劳累过度，猝死。 晚报首席记者 何水清

“我要把援疆特警的光彩永远印刻在边疆的热土上”
在沈战东生前的日记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作为援疆特警，我要站好每一班岗，巡好

每一次逻，让乌鲁木齐的市民过好每一天，把援疆特警的光彩永远印刻在边疆的热土上。”
与沈战东住在同一个宿舍的郑州援疆特警申晓飞，依然清楚记得当晚发生的一切。

“战东那一晚上不停地和我说话。”他当时半开玩笑地催沈战东,“你不累吗？快睡吧！”
沈战东干干脆脆地答了句：“好！”然后就倒在305房间靠窗一侧的床铺上，再也没有了声息。

“快起来，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可别吓我。”1月30日0时许，申晓飞发现沈战东脸色苍白，大
声叫喊，见他没有反应，申晓飞就把附近的战友都喊来了，开始对沈战东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有人给他做人工呼吸，有人给他做心肺复苏，还有一个战友给他搓手心。

0时20分左右，郑州援疆特警驻地医生赶到305房间采用人工呼吸、胸腔按压等措施进行抢
救，此时，沈战东已经脸色苍白，嘴唇发紫。

0时30分许，120急救医生赶到，采用电击、注射等措施进行抢救，此时沈战东已无脉搏和心跳。

48年坚持垦荒收养85名孤老孤儿

孙成乐夫妇演绎大爱
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贾寨镇马楼村，黄河故道河堤上有一处

“四合院”，大门上写着“贾寨镇敬老院”几个字。
马楼村村民刘建国说，“四合院”就是孙成乐夫妇的幸福院。48年

来，孙成乐夫妇共收养49名老人和36名孤儿，他也以“儿子”的身份，送
走了41位老人。 晚报首席记者 何水清

为报恩，小夫妻自挑重担不弃孤老孤儿
孙成乐和妻子都是在幸福院里长大的孤儿，在幸福院里，他们得到了父母般的呵护。
1965年，年仅20岁的孙成乐由几位孤寡老人主婚，和比他大一岁同是幸福院孤儿的刘巧真

结成了患难夫妻。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为种种原因，幸福院就要解散了，孙成乐和刘巧真将又一次面临着无

家可归的命运。
那些不谙世事的孤儿虽然不知道眼下发生了什么，看到这个场面，也一齐围住孙成乐和刘巧

真不让走。
看到这种场面，老人们也哭了，他们边哭边劝两个年轻人：“孩子，别惦记我们啦，你们趁年轻

就出去闯荡吧，活一天算一天，这些孤儿，上级也会管的，反正政府不能让他们饿死。”
孙成乐和刘巧真望着这些老人和孩子，“扑通”跪下了：“俺俩是在幸福院长大的，说什么也不能

丢掉这个家，丢掉你们这些长辈和孩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俩都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
从此，孙成乐夫妇肩负起幸福院的重任，踏上了艰难的人生之旅。

为助人，两双手扒开30亩黄河故道荒滩地
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们，吃喝问题是最让他们头疼的一件事。
1970年冬，孙成乐发现村北黄河故道上有些荒芜的河滩地，那里离家不远容易照看。和妻

子商量后，他决定开垦荒田以补贴家用。
河滩里的荒地不仅草高稠密，且草层深厚，用铁锹根本就掘不动，一天也就能开个一平方米多。
一天一平方米，几十年积攒下来他们已经开了30多亩荒滩。
1976年的秋天，他们在河滩地上种的高粱已经扬起了红米，刘巧真也怀了身孕，这“双丰收”

使夫妻俩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


